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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舍先生学说野话冶

赞荷
音谭同政

诗歌

天目野山茶

今夏又闻蝉鸣声 音查伟民

今年的夏天，入伏后连续高

温，使人寝食不安。一天下午，我
走在小区的路上，突然从香樟树

上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蝉鸣声，

“知……啊……知……啊”，从每

棵树上响起来，久违的蝉鸣声使

我想起了年少时的夏天。

有时候，在烈日当头的午后，

我们几个伙伴们常常会走在大马

路上，去领略这些天才歌唱家们的

歌声。一条柏油马路，向远处延伸，

太阳在地面上抛下热浪，从这头望

向那头，明晃晃的烈日下，一股热
焰正在马路的尽头闪烁飘浮，仿佛

只要划一根火柴，马路就会燃烧。

而空中仿佛也有一团团火。路两旁

高大的老樟树伸展出无数的枝桠，
用树冠盖起了浓荫。歌唱家们就藏

在树冠里，只听其声不见其影。它

们凭自己的歌声点燃了这个季节。

先是一声“吱一”，然后就是

场面宏大的大合唱。“吱啊一吱啊

一”，仔细听，听不清是“吱一”还

是“啊一”，猛然，歌声如暴雨般地

向我们泼来，不断的泼来，我们沐

浴在蝉声里，马路上行人稀少，四

下里安静极了，这股众口烁金般

的力量把其他的声音绞杀了，抛
弃了。突然一个急刹车，头顶上的

歌声停住了，难道有统一的指挥？

指挥的口令又是如何发出的呢？

难道在”吱一啊”的声音里还有休
止符号的音调吗？不然为什么如

此刀切般的整齐呢？但是，不一会

在我们站立的前方又“轰地”一下

唱开了，也是刀切似的整齐，依然

是那么的宏伟和壮观。

蝉是夏的主角，没有蝉的夏

会是一个怎样的夏呢？穿越了长

久的黑暗，蝉珍惜属于它们的每

一寸光阴，歌唱是快乐和自由的

抒情，也是走向辉煌无悔的跋涉，

为夏争光，为夏添彩。
如今又闻蝉鸣声，年少时的

诸多记忆又浮现在脑海……

老人出游行程不宜过远，此次就游“大

树华盖闻九州”的天目山。难得出门的老

人，离开喧嚣的市区，到四季林木茂密，长

年流水淙淙的“负离子”丰富的天然大氧

吧，自有一股孩子般雀跃喜悦。

天目山峰峦叠翠，古木葱茏，有奇岩怪
石之险、流泉飞瀑之胜、“大树王国”“清凉

世界”之盛名，为古今揽胜颐神胜地。天目

山有东西之分，去了西天目，行色匆匆，未

去东天目。

古人择时登山，重阳为最相宜。立冬

日，登东天目，亦相宜。因全球气候变暖，时

序转换，相差一个节气，此时秋意正浓，反

倒适逢其时了。同行者原皆是同事，山间道

上，大队人马，一字长蛇，浩浩荡荡。行走于

太湖源、南苕溪之侧，此时微风拂面，耳目

清新。一小时余，额头已经轻汗沁出，自是
舒爽惬意。距源头还有几百米，逶迤山径，

渐直渐宽，山势稍缓，现出一块空旷平地，

一简陋茶铺兀立。竹泥壁，茅草顶，场圃不

大，摆上七八椅，坐上三五客，山风徐来，环

境甚为幽美。

大伙走累了，纷纷入座，摇动手中帽

子，唤铺主老婆婆上茶。极目远眺，林莽葱

葱，耳边闻听，溪流淙淙，品茗山径处，禅意

悠悠间。队中诸人，我还算是中年，虽口渴

难耐，不敢稍歇，鼓起余勇，继续前行，向山

顶冲刺。下山途中，踅进茶铺，停步坐歇。难

得来太湖源，焉能不用源头水泡得的当地
野山茶。且茶资不贵，一杯三元。大口牛饮，

不辨茶味也。一杯过后，方定下心来，慢慢

品赏。只见玻璃杯中舒卷开之叶脉，似妇人

的乱发粗服，品貌不佳。然喝口鲜爽、甘醇、

持久、清香，蕴山野草木之清氛味。

我边啜茶，边与老婆婆有一搭无一搭

的闲聊起来。老婆婆说此茶无名，长于坡上
的野茶树，是自家摘来的，吃口不错。便随

口问起此茶还有没有、卖不卖。答曰有，可

以卖，120元一市斤。我们便他一言、你一
语地照例杀价起来。老婆婆一口咬定此茶

是野生山茶，坚定不移，不肯降价。我想着

采茶不易，心狠不出，手自必软，100元，再
杀不下价来。行了，就称半斤吧。掏出 50
元，成交。

天目出好茶，高山野茶香。天目山茶，

渊源流长。唐代诗僧皎然诗句“喜见幽人

会，初开野茶客”。咳，他与陆迅等友人分享
天目山野山茶的乐趣———野生茶树上采摘

的茶，吾辈哪里有口福喝得着噢？不过，此

山野乡人卖的产自山里的无名茶，比城里

茶叶店销售的许多有名茶，不会差到哪里，

这是肯定的。且我们都亲自品尝、“验明正

身”过了。茶铺无秤，老婆婆盛了半袋，估摸

有半斤的样子。我又照例冒出城里人贪小

便宜的心理，嘴里直嚷嚷“不够不够”，逼着

老婆婆又朝袋里抓了一大把，心里始得平

衡，付罢钱，急急下山，追赶大部队去也。

回家，邀上社区几位老友，泡上一杯野

山茶，吃茶闲聊，自是赞不绝口，方悔买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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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见了这个标题，一定会感

到奇怪：话不是人人会讲吗？这还需

学吗？是的，除了哑巴，似乎谁都会

说话，但所说之话的效果，却大不相

同。会说者，让人听来有声有色，不

会说者，等于催眠。比如，在农村见

到一个推车如飞的青年人，不会说

话者，只会干巴巴地夸他“能干”“年

轻力壮”。可一位老农却说：“三岁的

牯牛，十八岁的汉，我老汉比不了

啦！”接着又说：“先长的眉毛，不如

后长的胡子。”你看这位老农的语言

是多么生动！可见，说“话”有学的必

要。

老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大

师，但他谦称自己并“没有学习语言

的天才”，坦承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曾
摸索着走过一段弯路。在刚开始写

作时，他一度热衷于追求文雅而华

丽的词汇，及到他后来读了《艾丽司

漫游奇境记》等英文文艺名著后，才

明白文章不必依仗花枝招展的语

言，仅用最简单、自然的文字，即使

用儿童的语言，只要运用得当，也可

以成为文艺的佳作。懂得了这个道

理后，他的笔逐渐日深一日地追求

带有京味的大白话。老舍在《我的

“话”》一文中说：“媳妇哭婆婆，或许

用点儿修辞；当她哭自己的儿女的

时候，她只叫一两声‘我的肉’，就昏

倒了！”通观老舍的文艺作品，他确

是充分地信赖大白话的，努力把白

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在这方面，他

有很多深切的体会，值得我们认真

借鉴。

首先，他认为，“话”跟生活是分

不开的，因此，学习语言和体验生活

也是分不开的。他说：“从生活中找

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

言，语言便有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
地说到根儿上。”所以，一个对事物

仅略知一二的人，就很容易屡屡“然

而”，时时“所以”，以多胜少，敷衍成

篇。事实上也是这样。夸张和做作的

词句，只是用来掩饰空洞的内容的。

有深厚生活底蕴的人，说话不用多

加修饰，却一呼一嗽都能感人。由此

可见体验生活对于语言运用的重要

性。作家林语堂曾说:“世上有两个
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
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

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攫取

材料，唯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

矿中攫取材料。”林语堂的话，和老

舍先生说的是一个意思，同样形像

地强调了生活对于语言的重要性。

其次，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感

情的，而不是以文字来表达文字。

字典里的文字最多，但字典并不是

文学作品。老舍指出:“专凭词汇，成
不了精美的文章。词汇的控制与运

用才是本领的所在。”（《古为今

用》）如果一遇到形容，就放弃了白
话，而求助于文言，“大雨必是滂沱

的，火光必是熊熊的，溪流必是潺

潺的，这样的穿戴着借来的衣帽的

文章是很难得出色的”。（同上）他

认为，真正的好文章是不随便使

用，甚至于干脆不用形容词和典故

的。形容词是给初学写作的人

使用的，用得多了，明显是学

生腔。这是有的人虽然读了些

古典诗文，而文字反倒更为平

庸的道理。而那些用文字表达

思想感情的文章，会让人感觉

到：你描写冷，读者也打哆嗦；你描

写热，能让人脱掉大衣桶袄。他去

世后发表的小说《正红旗下》，有一

段文字写北京的风，使人读的时候

真想擦擦桌子，直觉得到处有黄

土。老舍先生用大白话，把文章写

得那么生动，那才叫真本事！

最后，运用大白话也不该将就，

不能随便找个词汇敷衍一下。老舍

认为，我们既用的是白话，就应当先

从白话里去找最恰当的字。看看我
们能不能用白话描绘出一段美景或

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因此，我们要

想了再想，以便独出心裁地找到最

为恰当的字，假若找不到，就老老实

实地用普通的字。老舍的文章，就这

样改了又改。他的语言那样白，那样

俗，看似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

改了多少遍！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

“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

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

那确是老舍出于肺腑的经验之谈。

作家叶圣陶先生也有这方面的体

会。他说：“好的文章，你在这屋念，

那屋的人听见了，不以为你是在念

文章，而以为你在说话，这才是作文

的最高境界。”这和老舍的主张不谋

而合，即他们都主张作文不必咬文
嚼字，而应明白如话。

文艺作品的语言风格，对文艺

作品特色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老舍先生的“话”，是语言运用的典

范。向老舍先生学说“话”，是文艺习

作者们永不过时的重要任务！


